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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000多人”到“改制下岗”
一个国有林场负债1600万

与集体林场处境不同的是，国有林场

经历了3次起起伏伏。

也就在胡建军拿到证的同时，在建徳

国有林场“待了40年”的谢广森退休了。

“不舍得。”这位经历过3次国有林场改

革的老人，双手摩挲着坐在火炉前回忆，

“1974 年在林场里看电影，4 分钱一张的电

影票收了50多元钱。”

当时刚刚被分配到建徳林场的吕惠飞

也还有印象，就在这个 20 亩大小的国有林

场里，“1000 多个人就在一个山湾里看电

影，这些人全是我们这些林场里的人啊。”

短短一年之后，面积扩大的建徳林场迎

来首次改革。“把我们纳入到了事业编制，还

解决了家属96个林工编制。”此时的谢广森

一个月的收入已经达到了 32.5 元。“那时候

我们林场也开始自己办企业了，汽水厂、果

胶厂、茶厂，还有汽修厂，就我们这一个林场

最多的时候都有10多家厂办企业。”

这一幕，也成为他对国有林场最深刻

的印象。

可惜好景不长。“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

这些厂办企业亏损越来越厉害，人也越来

越多，包袱很重，最高的时候历史债务有

1600 多万。”更重要的是，“木材价格一直

跌”，谢广森一比较，“好的时候，1个立方的

木材可以养活三四个人，现在要100多个立

方的木材才能养活1个人。”

这之后，建徳林场采取了当时各个国有

林场都普遍的措施补救，“自降工资，跟事业

待遇脱钩，甚至是自谋职业。”谢广森记得，尤

其是2001年，“我们在林场职工范围也开始

搞起了分户经营，分给你一块山，能赚多少钱

都是你的，单位里就给你发养老金。”

这个类似集体林场的做法，让胡建军

这些集体山林的林户们摆脱了困境，却并

没有救出建徳林场。此时省内的大多数国

有林场也都面临着窘迫的状况。

2003 年，还在 SARS 的紧张氛围中的

谢广森怎么都没想到，“突然下来文件说林

场要改制，解除事业属性，所有的人都解除

关系，下岗。”

改革为国有林场兜底
4000万解决历史欠债发展生态

没过多久，谢广森又被返聘回了林场，

“就是日常管理一下，没什么事情。”

此时，偌大的林场里只有 41 个职工

了。谢广森也被派往当时收票看电影的山

林里，“一待就是三年。就想着日子能早点

好起来。”

2008 年，建徳开始启动国有林场的改

革。“建德三家国有林场，我们根据三家林

场的职能、经营模式、发展方向基本一致的

特点，将其合并为一家，成立了建德市林业

总场，并确定建德市林业总场为公益一类

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一手参与这项改革的

建德市林业局局长徐俊介绍，“3个林场，一

共给了我们 100 个人的经费，然后又拿出

4000多万解决了历史欠债。”

此时已经是建徳林场场长的吕惠飞明

显觉得，“比前几年好过多了，退休职工一

个月也都有三四千了。”

直到去年3月，国有林场改革开始在全

国范围展开。先行一步的建徳林场已经完

成改革，并通过了国家验收。

“省政府对国有林场改革试点工作进

行重点部署，全方位推进改革，坚持以最大

限度保障林场职工权益为原则。通过改

革，林场职工工资和社会保险均纳入当地

财政预算管理，做到应保尽保，职工收入基

本跟上当地同类事业单位同等待遇，工资

水平较改革前大幅度提高。”浙江省国有林

场和森林公园保护总站站长蒋仲龙介绍。

“接下来就是深化林业综合改革，把国

有林场和集体林场搞活，既要守住绿水青

山，也要做大金山银山。”徐俊透露，目前建

德的深化改革方案初稿已经完成，预计将

于今年上半年出台。

浙江全面启动深化林业综合改革 2020 年林业产值达到 8000 亿元

园林老板和守林员的“一千零一夜”

从去年 3 月 17 日，中共中央、国
务院下发《国有林场改革方案》并在
全国范围内启动改革至今，已经将
近 300 天。

目前，这场改革进展如何？接下
来，国有林场该怎么走？整个林业都
该到哪里去？

2015 年 12 月 29 日，国家林业
局批复：同意浙江省列为全国深化林
业综合改革试验区。当天，省委书记
夏宝龙与省长李强就分别对此做出
重要批示，并两次提及“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

“我省的国有林场改革已经在去
年 11 月经过国家局验收通过，在全
国范围内率先完成改革。”浙江省林
业厅厅长林云举表示，2016 年浙江
林业将全面启动深化改革。

此次改革的主要任务涉及深化
林业经营体制改革、深化林权流转机
制改革、深化林业金融改革、深化采
伐管理改革、深化林业投资机制改
革、深化林业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及
构建林业生态文明制度等方面。

未来，浙江的林场将沿着这 7 个
方向改革发展。

在2016年新年伊始启动的这场
改革，逐渐降临在 75 万林场职工和
更多的人面前。

截至

2015

年

全 省 累 计 流 转 林
地面积达 1586 万亩，
共有 8600 多家非公有
制单位投资林业，累计
投资额近500亿元；

累 计 发 放 林 权 抵
押贷款235.2亿元；

全 省 森 林 面 积 达
9074.8 万亩，森林覆盖
率达到60.91%；

建 成 省 级 以 上 森
林公园 119 处、省级以
上湿地公园25处。

到

2020

年

全 省 森 林 覆 盖 率
稳定在 61%以上，平原
林 木 覆 盖 率 稳 定 在
20%以上，全省森林保
有量达到 9000 万亩、
林地保有量达到 9900
万亩，重点生态公益林
保 有 量 保 持 4500 万
亩 ，湿 地 保 有 量 达 到
1500万亩，林木蓄积量
达到 3.9 亿立方米，森
林植被碳储量达到 2.8
亿吨，林业行业年总产
值达到8000亿元。

林业发展数据：

一块石头扔进了湖里，涟漪阵阵。就

像此前启动的国有林场改革和现在刚刚

开始起步的深化林业改革一样，各种效应

正在释放。

前则的改革，让曾经陷在“怎么赚钱”

的国有林场从困境中跳了出来，财政为其

兜底从而发展生态。而后则的改革打破了

制度上的瓶颈，让“不能流转的可以流转”，

使得集体林场的市场化发展有了保障。

结合这些变化，我最大的感受便是，对

于想要进入集体林业的工商资本而言，门槛

越来越低，甚至之后还会有专门的林业银行

来配套，而且在机制上，也越来越灵活。

另一方面，已经完成改革的国有林

场，开始越来越多承担公益和生态的功

能。最直接的变化就是这次改革要求这

些国有林场积极探索国家公园体制的建

设。谢广森所在的建徳林场目前就在打

造一个国家生态公园。

不过，胡建军在采访中还提到了其他

的障碍，“我承包了这么多山，有一部分就

是想做经济用材林，但是现在我们砍伐这

些用材林，还是有很多限制。采伐的时候

要去办采伐证，运输的时候又要办运输

证。多少树龄以后的才可以砍，哪些又不

能砍，这些都有限制。”

好在，这次把这一项内容也纳入了改

革范围。对胡建军而言，从开始回乡流转

至今 3 年 1000 余天的奔波，终于有了收

获。谢广森在那个收了 50 多元钱电影票

的山湾里守了 3 年的好时光也回来了。

他们“面朝树背朝天”的“一千零一夜”终

于有了新的开始。

从这些经历中也看出，“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论，在浙江已经有了越

来越多的实践。

记者 程鹏宇 实习生 李依婷 通讯员 谢力 高鹏芳

2016年1月1日，浙江省全面启动深化林业综合改革。到2020年，林业行业年总产值将达到8000亿元，全省森林覆
盖率稳定在61%以上，全省森林保有量达到9000万亩。

时间回溯到36年前，中国的历史在安徽小岗村这里拐了个弯。
18个衣衫破旧面色饥黄的农民哆哆嗦嗦地按下手印，正式掀起了改革的大幕。这一晚立下的破纸条，也最终上升为

中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彻底打破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而当时摸索出来的“分田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开始向更多领域延伸。
受目前的林业政策法规等影响，“工商资本进入林业限制较多”“国有林场负担重、缺乏活力”“产业层次低、竞争力

弱”，甚至“在自己承包的山上砍树也有很多规定”，“在山上建一些基础设施、建蓄水池也要走很多程序，麻烦的时候都不
一定能办下来”，林户们都期望，“能和当年小岗村那样，把林分到户，保证合法的承包经营，给我们政策上更多的支持。”

如今，这场不亚于当年在小岗村里按手印换来的改革，终于来了。
按照顶层设计方案，国有林场将通过改革实现政府兜底，更多的承担生态公益功能；集体林场则通过改革剥离经营权

与承包权，实现林地的流转承包与租赁抵押，最终与市场接轨的目标。这与当初小岗村的改革如出一辙。

集体林地承包“只能在农民手里”
“灰色流转”开始出现

事前悄无声息。

就像一月初那场“一眼看去都望不到

头”的雪。一同来的，还有今年年初刚刚启

动的深化林业改革。

“只是没有想到会这么快。”

胡建军并不知道这份改革的文件在去

年 12 月 29 日的早上就已经下发到浙江，让

他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刚刚在年前拿到手的

这几本红色的证。

1 月 21 日，这个在外地“漂”了 20 年的

园林老板从老家安吉的林业局领出了 5 本

《浙江省林地经营权流转证》。这也是安吉

发放的第一批林地经营权流转证。

这比他预计的“快了好几个月”。

拿到证的第二天，胡建军就赶紧把这

些证带到了自己承包的林场里。

他站在山脚的稻田边，身边堆着“摞起来

差不多到膝盖这么高”的合同，和57户林农

开了一个小会，“这个证上清清楚楚地写着流

转了多少地，是哪户人家的。我流转来以后

要做的事情也会跟你们开会说明白的。”

林农们听完就散了，并没有多说什么，

胡建军反而轻松了下来。“我 2013 年回来，

跟这些林户打了 3 年的交道，一家一家地

谈，到今年总算谈了2000亩下来。”一开始，

胡建军谈成一户就签一份合同，“面积有大

有小，都不一定。有的一开始说写一张欠

条就好了，有的又分得很细很细，有多少棵

竹子，有多少棵树都要列出来，范围从哪里

到哪里也都要标出来。”

这些细致的工作进行了3年，关于“怎么承

包”的争论也一直持续了3年。胡建军强调了

一句，“那时候我们还是提承包这个说法的。”

在他看来，这两个带着些许时代特征的

字眼，“多多少少，也算是个搬不动的石头。”

“就跟当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

样。”胡建军脱口而出。

在这个与安徽只隔了一座山的小县城

里，和胡建军年纪差不多的人依然对分田

到户、家庭联产印象深刻。

就在胡建军初中毕业没多久，1981 年的

安吉也开始实施分田到户。也就在这一年

里，安吉的集体林地开始分林到户，“一开

始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很多人日子都开

始好过了。很少再听说还有去人家借个菜

借点米的事情了。”

时间一久，“一些人就发现，有些人家的

山只用了一部分，还有很多都荒着没用。”更

主要的是，受时代背景的影响，“这些农田、

山林的承包经营权只能在农民手里，不能流

转给其他人，不然就会犯错误的。”

但在那个“吴仁宝偷偷摸摸办起乡镇

企业、王石辞职下海淘金”的大时代里，也

有人开始尝试“别的路子”。

胡建军就看到，“一些外面的老板带着

一沓钱来安吉承包山林，一次性就付了 10

年、20年的租金，这可不是一笔小钱。那时

候，我们这些一直待在农村的人哪里懂可

以租给谁不可以租给谁，差不多都偷偷摸

摸地签了合同，再也不管了。”

活络的胡建军也开始依葫芦画瓢。“先

从自己村里开始，让他们把不用的农田、山

林都租给我，也没有说租多少年，反正就是

一年付一次租金。”没多久，自己也成了别

人口中的“万元户”了。

这种“在法律意义上不被认可的”私下

转包，并没有受到多少阻力，便传开了，并

且一直延续至今。

浙江被率先打破“灰色方式”
允许集体林地流转近1600万亩

直到 2013 年，这种“灰色方式”才在浙

江被率先打破。

2013年8月14日，《龙泉市林地经营权流

转证登记管理办法（试行）》出台。在这份文

件中，首次将林权中的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

形成经营权流转的格局。一个月后，龙泉市

民就领到了浙江的第一本经营权流转证。

在胡建军看来，这块“搬不动的石头”，

最后以这种形式出现了。而这，也正是此

次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以前规定只允许农民来承包，现在将承

包权和经营权分开，也就允许其他身份的工

商资本进入林业了。”胡建军在报纸上看到了

这个消息，“一开始也没多想。”

此时的安吉尚未成为这项改革的试

点，所有的承包依然以约定俗成的“合同”

存在。

与此同时，在胡建军流转山林的过程

中，问题随之而来。

“比如我要在山上建蓄水池，需要审

批，就要带着一大堆的合同和这个山的林

权证去办。但是他们的林权证有的找不到

了，有的权属也变更过，这个蓄水池的事情

可能就办不成了。”不仅如此，胡建军碰到

的最大的问题是，“这些合同拿到银行里没

有用，他们不认可，不能贷款。而且，承包

了几年以后，有些人看到这块山值钱了，就

想涨价或者不租了，这时候合同也没用

了。因为法律规定就不允许转给你。”

不过，现在龙泉的流转经验开始在

全省 24 个县市试点了。“龙泉那种方式，

是个办法。”胡建军一边继续承包山林，

一边开始跑林业局，“让他们也争取一下

这种做法。”

终于，在刚刚启动的深化林业综合改

革的利好下，胡建军得偿所愿了。言下之

意，胡建军也能拿着这本红色的证，“办林

地的抵押贷款或者项目审批了。”

“在率先完成集体林权制度主体改革

的基础上，开展了一系列调整生产关系的

林业改革。”副省长黄旭明在全省林业工作

会议上介绍，在此次深化林业改革正式启

动之前，“全省累计流转林地面积达1586万

亩，共有8600多家非公有制单位投资林业，

累计投资额近500亿元。”

集体林场篇：安吉的改革摸索

国有林场篇：建德的改革路径

胡建军的林场一角。

林业改革实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胡建军拿到了安吉县第一本《浙江省林地经营权流转证》。

胡建军在安吉县流转了2000余亩林场。

记者手记


